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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目的：探讨团体任务导向性训练（TOT）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及手功能的疗效。方法：脑卒中恢复期患者

68例，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一对一组和团体组，各34例。2组患者均行常规康复治疗；在此基础上，一对一

组和团体组分别给予一对一和团体TOT；20 min/d，5 d/周，共训练8周。于治疗前、后进行采用Fugl-Meyer上

肢运动量表（FMA-U）评价患者上肢运动功能；行Carroll上肢功能测试（UEFT）；采用改良Bathel指数（mBI）

评价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。结果：治疗前，2组的U-FMA、UEFT及mBI评分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。治

疗后，上述 3项评分均较同组治疗前提高（均 P＜0.05），且团体组高于一对一组（均 P＜0.05）。结论：团体

TOT较一对一TOT能更好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及手功能障碍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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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肢及手功能康复是脑卒中后患者功能康复

的重难点[1,2]，上肢及手功能的恢复对提高患者日常

生活活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[3,4]。主要的康复方法

包括牵伸、功能电刺激、手功能训练等，但方法单一

且 效 率 低 下 。 任 务 导 向 性 训 练（task-oriented

training，TOT）是指以功能性活动为目标的，进行有

目的的康复训练[5]，分为一对一和团体2种形式。本

研究即比较这2种形式的TOT对卒中患者上肢及手

功能的康复效果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

选择 2018年 3月至 2018年 11月在我科住院的

脑卒中患者68例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一对

一组与团体组，各 34 例。一对一组中，男 16 例，女

18例；年龄（54.3±7.8）岁；病程（18.74±3.62）d；脑出

血18例，脑梗死16例。治疗组中，男18例，女16例；

年龄（53.4±7.6）岁；病程（19.11±2.70）d；脑出血

17 例，脑梗死17例。2组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

意义（P＞0.05），具有可比性。

纳入标准：首次发病且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[6]；

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（mini-mental state

examination，MMSE）评 分 ≥22 分 ；偏 瘫 侧 肢 体

Brunnstrom分期Ⅲ～Ⅴ期；坐位与站位平衡达到Ⅱ

级以上；患者及家属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。排除标

准 ：格 拉 斯 哥 昏 迷 量 表（Glasgow coma scale，

GCS）≤14分；病情不稳定；合并他系统严重疾病。

1.2 方法

1.2.1 康复治疗 2组均给予常规上肢与手功能基

础训练，包括神经促通技术[7]、肌力训练、感觉训练和

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等。训练 30 min/d，5 d/周，

共8周。

一对一组增加一对一 TOT[8]：①治疗师指导患

者仰卧位依次进行患手摸对侧耳朵、肩膀与额头训

练；②坐位下指导患者将重量不等的木块由一个区

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，鼓励用患手抓握，对于手抓握

功能缺失者，可选择使用患肢将木块推至相关区域；

③站立位下进行距离不等、方向不一的够取排球并

且抛球入网训练等。

团体组增加团体TOT：将团体组随机分为 6个

团体，5～6例/团，由 2名作业治疗师负责。具体训

练内容：①仰卧位，指导患每团成员依次进行患手摸

对侧耳朵、肩膀与额头，5 min内累计完成次数最多

的团体获胜；②坐位，治疗师指导每团成员利用患手

将重量不等的木块转移到相应区域，团体成员之间

相互配合、接力转移，8 min内转移木块最多的小组

获胜；③站立位，每个团队进行距离与方向不一的够

取排球并且抛球入网训练，成员之间相互分工协作

7 min内抛球入网次数最多的小组获胜。每周五进

行1次团队成绩评比，评比标准参考1.2.2，对于进步

最大的团体提出表扬并向其他团队分享经验。治疗

师总结本周训练，指共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，要求

成员将训练中所学习到的技能与经验应用到实际生

活中，提高成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。

2组TOT均为20 min/d，5 d/周，共训练8周。在

对所有患者进行TOT时，需要随时根据患者的上肢

及手功能状态调整任务难度，例如增加木块重量与

转移距离、将排球改为重量与大小都增加的篮球

等。还要求患者在任务进行中以合适的速度进行运

动，随着功能改善逐渐增加任务难度。减少患者不

必要的代偿动作成分，治疗人员要及时发现并纠正

反馈[9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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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2 评估方法 于治疗前后进行评估。①采用 Fugl-Meyer

上 肢 运 动 量 表（Fugl-Meyer upper limb motor assessment，

FMA-U）评价患者上肢运动功能，包括反射活动、屈肌共同运

动、伸肌共同运动、伴有共同运动的活动、分离运动等[10]，共 66

分，评分越高，上肢运动功能越好。②行Carroll上肢功能测试

（upper extremity function test，UEFT），包括检查手的抓握功能

和上肢功能及协调性[11]，总分99分，分数越高，上肢及手功能越

好。③采用改良Bathel指数（modified Barthel Index，mBI）评价

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[12]，满分100分，分数高低与日常生活活

动能力呈正相关。

1.3 统计学处理

采用SPSS 19.0软件处理数据。符合正态分布以及方差齐

性的计量资料以（x±s）表示，t检验；计数资料以率表示，χ2检验及

Wilcoxon轶和检验；P＜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
治疗前，2 组的 U-FMA、UEFT 及 mBI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

（P＞0.05）。治疗后，上述3项评分均较同组治疗前提高（均P＜

0.05），且团体组高于一对一组（均P＜0.05），见表1。

3 讨论

研究表明，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[13]，综合康复治

疗可明显降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[14]，包括运动肌力、运动速度、

张力、协调等各方面[15]。手功能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恢复的难度

较高，需要针对性训练。

TOT来源于运动控制理论[5]，被认为有助于大脑功能的重

组[9]。其最大特点是将康复训练与功能性动作相结合，通过不

断重复的完成特定任务目标而达到训练的目的 [16,17]。研究表

明，意识关注下的运动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卒中患者的运动功

能障碍 [18]，TOT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康复有积极的疗效[19]。团

体训练又称小组训练，由一名治疗人员负责一个团体的康复训

练，近年来逐渐应用于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[20,21]。

本研究将团体TOT应用到脑卒中患者上肢手功能的康复

中，通过将一个任务分解，由团队成员相互配合完成，通过反复

的主动训练建立正常的神经反馈模式，促进运动功能的不断改

善[22]。结果显示，团体TOT比一对一TOT在提高患者的上肢手

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有更加显著的疗效。其原因可能

有：①通过让患者相互配合完成一系列难度不同的任务，提高患

者康复训练的信心与积极性[23]；②团队内成员可通过互相学习

与观察，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，充分调动患者治疗的积极

性，帮助患者重建良好的生活态度与方式，并有利于其心理的康

复，提高康复训练效果[24,25]；③成员之间能够通过团体治疗感同

身受，理解彼此的处境，从而缓解焦虑的心理状态，增强完成康

复目标的动力[26]。

在进行本研究时，需要注意的要点有：随时监测成员血压

变化，避免情绪反复引起血压异常；任务难度的设定应根据团体

成员的功能状况而定，确保每位成员在活动中拥有获得感以及

满足感。

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只观察了受试者住院研究期间上肢

手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改善，缺乏长期的评估结果。本

研究后续将着力于团体TOT对患者家庭生活的影响观察。

综上所述，团体TOT可更好地改善脑卒中患者的上肢及手

功能，提高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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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别

一对一组

团体组

例数

34

34

U-FMA

治疗前

22.9±15.3

23.3±14.3

治疗后

30.7±12.9

43.3±13.2①②

UEFT

治疗前

36.3±6.9

35.5±6.7

治疗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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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BI

治疗前

48.5±3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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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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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.2±3.1①②

表1 2组治疗前、后U-FMA、UEFT和mBI评分比较（分, x±s）

注：与治疗前比较，①P<0.05；与一对一组比较，②P<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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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诊断、改善患者预后。MELAS作为一种临床综合征，虽多

为遗传型，但明确基因突变位点及呼吸链酶缺陷基础，对将来开

展遗传咨询、探索基因及靶向药物治疗具有重大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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